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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书仪中的丧服衣服图解析
———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为例

朱晓宇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中的《丧礼服制图》（法Ｐｅｌ．ｃｈｉｎ．２９６７卷）是一件图文并茂的写卷，

它对每一种丧服都从名称、式样、质地和尺寸等方面进行了精细的规定和示意，对丧服衣服做了详

细说明，这在普及艰涩难懂的丧服制度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以《丧礼服制图》为解析

对象，解读唐代丧礼中的衣服图，并与唐代前后丧服图文记录比照研究，以了解唐代古礼文化特点，

并为今后“三礼”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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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选择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丧礼服制图》

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敦煌文献多属六朝到晚唐五

代宋初之作，其文献上溯时代较早，并且绝大多数为

手写本，因此抄写的内容很少受到后代改造，更多地

保留了历史的真实。另外，这类文献中涉及的许多

内容或引用资料是现存史书中所没有的，对它的研

究可以补充现存传世文献史料之缺。书仪，是古时

士大夫私家关于书札体式
'

典礼仪注的著作。书仪

或为士大夫私家著述，或为奉诏制撰［１］。因此，各类

书仪不但涉及家族内外、朝廷和官场，更涉及不同社

会层面和现象。其中，吉凶书仪关涉古礼，即“三

礼”包含的范畴，由于吉凶书仪囊括各代朝廷制礼、

世族或世家礼仪，因此被视为书仪中典型的礼书。

一、《丧礼服制图》的概况

　　在敦煌出土的文献中，从唐初至五代，吉凶书仪

有二十余种，八十余个卷号。这可以反映唐代时期

各个阶层对礼仪的重视。在这些书仪中，相关文字

的礼图却几乎不可见，因此，法 Ｐｅｌ．ｃｈｉｎ．２９６７卷则

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它是一例图文并茂的写卷。法

Ｐｅｌ．ｃｈｉｎ．２９６７卷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定名为

《小册子，丧礼书》。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则为其

命名为《丧礼服制图》，文章以下部分均采用《法藏

敦煌西域文献》中的命名方式。

法Ｐｅｌ．ｃｈｉｎ．２９６７卷以双页对摺小册子形式出

现，前后文均残。今仅存７页（以单页计为１２页），

７１行文字，每隔数行有插图一二幅，共附有丧服各

部分插图１７个，这些图文使我们得以对唐宋之际的

丧服服制和衣服图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考察。

根据卷首残存５行序文：

误为古今服变广狭制，以致差谬。今见淮

南节度使杜佑进上新制《唐礼图》十五卷，其有

《丧礼服制度》一卷，精
#

不差，轻重合宜，当穷

本书理，深得其宜。故持此以匡时要。

由此可知，此卷乃是照抄淮南节度使杜佑《唐



礼图》中的一卷：《丧礼服制度》。由于这卷丧礼服

制度对于丧服服制理解适宜，又能够“精粗不差，轻

重合宜”，所以抄录者意在“持此以匡时要”，也解决

当时人们现实生活中关于丧服服装规定和形制的疑

问及需要。

我们先看一下进上《唐礼图》的杜佑其人。杜

佑，出身仕宦家庭，中唐政治家，曾撰成二百卷的巨

著《通典》，为典章制度专史开启先河。由此可见，

他对礼仪制度是十分重视的，所以由他进上《唐礼

图》一说应是可信的。那么杜佑是否为这《唐礼图》

的真正作者呢？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时，时为贞元五

年末至贞元十九年之间，那么新进的《唐礼图》一书

应该作于此间。但查阅史书却无杜佑制此书的相关

记载，因此，进上《唐礼图》者杜佑是否为此书真正

作者尚待考证。

为了了解这卷《丧礼服制图》的历史地位，我们

可以对历代出现相关丧服服装图的著书进行梳理。

五代时，聂崇义根据郑玄等六家之图，参互考订并加

以集注，形成《三礼图集注》（二十卷）；继聂崇义后，

北宋时期陈祥道作《礼书》（一百五十卷）；南宋杨复

有《仪礼图》（十七卷）；有元一代，代表性的礼图又

有龚端礼的《五服图解》及俞言的《周礼图》等。可

见，在《丧礼服制度》出现后不久，礼图创制已经形

成了一定风气，以图释礼已经成为常用的方法。而

在此之前，礼图因佚失严重几乎无存。因此，敦煌丧

服图的发现填充了五代之前服装礼图大多亡佚不可

见的空白。

二、《丧礼服制图》的解读

　　《丧礼服制图》虽为残卷，但是所记录的内容较

为完备充实。写卷中丧服衣服图共涉及斩衰用苴麻

制成的首、要；齐衰大功用杜麻为首、要；小

功、缌麻等及斩衰冠、齐衰冠、缨武；妇人用总；衰

衣、负、辟领、衰和裳等等。这些衣服部分从首至身

体各部位都有所涉及，且多以斩衰、齐衰服为主，兼

及大小功和缌麻。以下将选择其中带、斩衰冠、衰

衣、裳等部分进行解读。

（一）首、腰

按《开元礼》云：苴麻“带”首大九寸，左本

在下，绳缨。十三月小祥，别除之……《仪礼·丧服

传》郑注云，首象绳（缁）布冠……（图１）

图１　首
带，是指丧服所系之带，又分为与带两种。

带一般用麻制成，捆扎在头部叫做首，捆扎在腰

部则称为腰。古代有“男子重首，妇人重带”之

说，即男子的丧服以首为最重要；女子则以腰为

最重要。古人常服束腰之带有二：一为革带，以革为

之，用以佩鱢（形似围裙的皮制蔽膝）；一为大带，

以丝为之，在革带之外。服丧时，以麻制腰代大

带，而以绞带（麻绳）或布带代革带［２］。斩衰用苴麻

制作首和腰，且首左本在下，齐衰、大功用杜

麻。这些文字描述与《礼记·丧服》以及元代《五服

图解》基本一致。而配图也和文字描述相当，带

为苴麻制作，且为“绳缨”而非“布缨”。

（二）斩衰冠

按《开元礼》云，斩衰之冠，正服、义服冠同六

升［３］。右缝，通屈之二条绳为武垂下为缨，所为条属

于上。此处斩衰冠（图２）文字记载同《礼记·丧

服》：“斩衰冠六升，绳缨。”《仪礼·丧服》殇大功章

记述：“其长殇皆九月，缨；其中殇七月，不缨

。”［４］郑玄注曰：“有缨者，为其重也。自大功以

上有缨。以一条绳为之。小功已下无缨也。”

贾公彦疏曰：“之有缨，所以固。犹如冠之有缨

以固冠。亦结于颐下也。五服之正，无七月之服，唯

此大功中殇有之。……郑知一条绳为之者，见斩衰

冠绳缨通屈一条绳为武，垂下为缨，故知此之缨亦

通屈一条属之。”而《丧礼服制度》：“通屈之二条

绳为武垂下为缨。”此处与郑、贾氏所注以及《开元

礼》记载都不相同，且可能是传抄过程中产生了

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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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斩衰冠
斩衰冠后，该书还为我们介绍了“总”（图３）：

“总用妇人，以六升布为总。总用束发，今无此制，

今幞头或得其意耳。”这里妇人用的总同斩衰冠一

般，所使用布均为六升。但从《丧礼服制图》所示总

图来看，“总”仅为布帛聚合成为一圆圈状，做妇女

用来束发之用是可想见的，然而虽同幞头功用相似，

形制上却相差很大。

图３　总
（三）衰衣、负

衰衣，按《开元礼》云，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

为三苸，苸犹摄也，削犹杀也。若齐衰已下则裳外削

融。衰衣即丧服中的衣制。衰衣前当心有“衰”，背

后有“负板”（图４）。图４所展示的“衰衣”有别于

大部分丧葬礼书、礼图中所见到的衰衣形制，值得注

意。贾公彦疏：“云衰外削幅者，谓缝之边幅向外；

裳内削幅者，亦谓缝之边幅向内。”王先谦集解引王

引之曰：“补削谓弥缝其阙也。削者，缝也。”

负，在背上，谓负板也。广一尺，下至胫，过领一

寸。又云辟领一尺六寸，谓辟领一边开四寸，量之有

八，别一尺六寸也。从图４可见，《丧礼服制图》中

描述的负板上“过领一寸”，“下至胫”，从图４中也

可以看到领口上方突出的“负板”部分。这与元代

龚端礼《五服图解》中对负板的图示并不相同。龚

图４　衰衣
氏图中负板介于领下、腰上，居于背部中央，而非

《丧礼服制图》中记载和绘图中的显示出来的那样

长。另外，据此处描述“广一尺，下至胫，过领一

寸”，我们可得知一尺长亦是不可能达到“过领一

寸”，“下至胫”的，因此这一处描述还尚存考证。

（四）裳（裙）

前三幅后四幅，幅为三
(

，通以一条绳贯之。裳

者，衣下曰裳，今俗谓之裙，若用全而为之，一幅为两

幅，前三幅后四幅，则广狭合其制矣。齐衰以下并以

为之腰带。这里三幅裳图不尽相同。先看清人江永

《乡党图考》中记录的深衣裳孔疏订误图（图 ５）：

“孔氏玉藻疏，谓布六幅，交解为十二幅。狭头八

寸，宽头一尺四寸，各去边缝一寸、狭头六寸、宽头一

尺二寸，缝合之，则十二幅皆成偏邪之形……与经文

‘衽当旁’不相应，亦与郑注‘衽谓裳幅所交裂’之解

不合。家礼遂承其误，并续衽钩边之制。释者亦失

之，今正其误。”这里，按照江永所说的裳制，即前三

幅联缀成一片，后四幅并没有联缀成一片，这样穿用

起来，下身就有许多缝际，两侧各一，身后有三。而

这样的裳还能起蔽体和遮羞的作用吗？所以，江永

的结论似有问题。再看《丧礼服制图》（图６）的描

述：“前三幅后四幅，幅为三
(

，通以一条绳贯之”，

但我们在其图 ６中似乎看不到“前三幅”、“后四

幅”，在这里裳反而更似帷裳，即一幅布帛围系在腰

身之下。而在龚端礼《五服图解》中，裳制（图７）似

乎更贴切文献记载，且每幅中有“三
(

”。如果我们

把《丧礼服制图》图上方的“裳”理解为“前三幅”，

则裳共有九
(

，似乎和“幅为三
(

”相同，下图可作

裳统共有“七幅”之理解。但如此一来，我们看到的

裳仍旧是“一块”布帛。那么这前三幅联缀的衣片

以及后四幅联缀的衣片，到底是前后两片不缝合，还

是连缀成一片围系在腰间的？从前文也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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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江永《深衣裳孔疏订误图》中的裳制

图６　裳

图７　龚端礼《五服图解》中的裳制
《五服图解》和《丧礼服制图》对此亦有不同理解。

由此得知，“裳”虽然可以蔽体，但因为有缝际

所以仍有局限性。所以，汉代以后的人们索性把裳

的前后两个衣片联缀起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裙”。“裙”是“群”的同源派生词，意思是将多

（群）幅布帛联缀到一起。所以，《释名》释“裙”为

“联结群幅也”是完全正确的［５］。这样，我们似乎可

以得出一种假设，即唐代丧服中的裳可能已经是七

幅连接成一片，正如《丧礼服制图》中所示。但此

时，就似乎难以辨别所谓的“前三幅后四幅”了。还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丧礼服制图》还提到“裳者，衣

下曰裳，今俗谓之裙”，可知在此时“裳”与“裙”已为

同类并存。

三、结　语

　　古代礼学中，最重视的就是丧服制度。正如费

孝通先生在《乡土本色》一文中所说的：“中国社会

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里人们安土重迁，生于斯、

长于斯、安于斯、葬于斯。因此，这就说明了家庭是

古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因而，人们最重视丧服也

是非常自然的事。但日本学人副岛一郎在《从“礼

乐”到“仁义”———中唐儒学的演变趋向》一文中提

到：“虽说唐初承续着六朝礼学的传统，但它也随即

急速地衰废。那么，六朝以来的丧服学如此急剧衰

退，其原因何在？我想其原因之一是唐朝制定贞观

礼等而改变了古礼，尤其是增改了丧服。”［６］的确，吴

丽娱在其《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一书中也

提到，Ｐｅｌ．ｃｈｉｎ．２９６７卷多处文字有遗落和误写［７］。

这些似乎向我们证实，古代社会的礼仪到了唐时已

经衰废，并且与社会生活层面的连接也几近崩裂。

在《丧礼服制图》中，创制者不仅详备文字，并

且配图向人们展示当时丧服衣服的式样。可见，唐

人仍十分重视古礼在维护社会秩序正常运行中的地

位。但从其中的部分草率抄录和绘图有失精准，不

难发现，重新修制古礼者在此时虽然一再简化、明晰

和普及，甚至使用书仪一类的礼书、礼图做通俗性的

宣传，但总体而言，这些古礼和离社会、宗族的联系

日益疏离，最终因为时代悬隔、制度难解而被束之

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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